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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9师第

769团向原平东北山区挺进，执行侧击

南犯日军后方的任务。部队到达指定地

区后，发现日军从阳明堡机场轮番出动

飞机轰炸忻口、太原的国民党军。经详

细侦察，第769团团长陈锡联果断决定

夜袭阳明堡机场。此战历时约1小时，

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毁伤敌机24架，

消灭敌守备队100余人。此战规模不

大，但影响甚大，使进攻忻口、太原的日

军一时失去空中力量的支援，迫使敌人

不得不以相当兵力加强后方守备，配合

了国民党军保卫忻口的作战，起到了暂

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凸显了敌后游

击战的重要价值，是全国抗战初期的著

名战斗之一。本文详细叙述了该团夜袭

阳明堡的战斗经过，展现了八路军指战

员机动灵活、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日军在平型关吃了苦头之后，变更
了作战部署，从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
茹越口突破了晋北防线，接着，又气势
汹汹地沿同蒲路直下太原。

国民党军队依然是节节败退。在
城市、在乡村，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穿灰
色军装的大兵，三五成群，倒背着枪，拖
着疲惫的双腿南逃。

就在这时，我一二九师七六九团
（师的先遣团）奉命插向敌后发动群众、
开展游击战争。十月中旬的一天，部队
来到代县以南的苏郎口村一带。

苏郎口是滹沱河东岸一个不小的
村庄，顺河南下便是忻口。战事正在那
里进行，隆隆的炮声不断由南方传来。
敌人的飞机一会儿两架，一会儿三架，
不断从我们头顶掠过，疯狂到了极点。
战士们气得跺脚大骂：“别光在天上逞
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量！”

从敌机活动的规律来看，机场可能
离这儿不远。问老乡，才知道隔河十来
里外的阳明堡镇果然有个机场。各营
的干部纷纷要求：“下命令吧，干掉它！”

打，还是不打？在北上途中，刘伯
承师长曾专门向我们传达了平型关战
斗总结的经验，刘师长再三嘱咐：到晋
北后，每战都应加倍谨慎。这些话使我
立刻感到，必须很好了解敌情，然后才
能下定决心。

最初，我们打听到附近住着一个国
民党晋绥军的团长，据说他和日军打过
仗，是前两天才带着少数部队从大同方
面退下来的。我决定去访问访问他，一
来听一听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二来了解
一下周围的敌情。

寻遍了附近的大小山沟，好容易才
在一个偏僻的山脚下找到了这位团长。
不料我刚说明来意，他便谈虎色变地说：
“日军实在厉害呀！天上有飞机，地下有
大炮，他们的炸弹、炮弹都像长了眼睛一
样，我们的电台刚一架上，就遭轰炸了！”

我强止住心头的憎恶，问他：“那你
们是用什么方法打敌人的呢？”这位堂
堂的国民党中级军官竟毫不知耻地说：
“我们还没有看见日军，队伍就垮了下
来，现在敝部只剩下一个连了……”

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这家伙除

了能散布一些恐日情绪以外，是不会再
谈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于是，我便起
身告辞。刚转身要走，他又嬉皮笑脸地
轻声对我说：“抗什么战！抗来抗去只
不过抗掉了我们的小锅饭而已……老
弟，放明白点！看你们那副装备，和日
军真干起来，还不是‘白送礼’？”

真是十足的怕死鬼！亡国奴！无
怪乎他们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几个月
内就把大片国土送给了敌人。

为了设法弄清敌人机场的情况，第
二天我们决定到现地侦察一下。一路
上，几个营长听我谈起昨天访问那位团
长的事，心里直冒火。三营长赵宗德同
志唾口骂道：
“孬种，简直不是中国人！”
“抗战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不管他

们怎么样，我们绝不能辜负人民的期
望！”一营长不胜感慨地插上一句。

是的，抗战决不能指望那些政治上
腐败军事上无能的国民党军队，挽救民
族危亡的重担只有我们共产党、八路军
来挑！我想到这里，顿时感到自己的责
任更加重大。

我们顺着一条山沟边走边谈，很快
来到了滹沱河边。登上山峰，大家立时
为眼前的景色所吸引：东面是峰峦重叠
的五台山，北面内长城线上矗立着巍峨
的雁门关；极目西眺，管涔山在雾气笼
罩中忽隐忽现……滹沱河两岸，土地肥
沃，江山壮丽，只可惜，如今正遭受着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浩劫！……

突然，二营长叫道：“飞机！”
我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望远镜。顺

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对岸阳
明堡的东南方有一群灰白色的敌机整
整齐齐地排列在空地上，机体在阳光映
照下，发出闪闪刺眼的光芒。

我们正仔细观察着那机场内外的
每一个目标，忽然发现一个人从河边走
来。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人蓬头垢面，
衣衫褴褛，还打着赤脚；看样子是个农
民，但神情很紧张。

等他走近一些，我们忙迎上去喊：
“老乡，从哪里来？”

那人听到喊声，神情一怔，马上停
住了脚步，两眼不住地四下观望。及至
见到我们这几个陌生的军人时，更是惊
慌不安，两眼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们，
好半天才哆哆嗦嗦地吐出了两个字：
“老……总……”

“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来
打鬼子的。”

他听到“八路军”三个字，马上
“啊！”了一声，一下扑上来抓住我们的
手，激愤地向我们诉说起他的遭遇。

原来他就住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
小村庄里，自从日军侵入山西以后，
国民党军队的抢劫、日本兵的烧杀，
弄得他家破人亡，一家三口，只剩下
他孤苦伶仃一个。后来，日本兵又把
他抓去做苦工，逼着他整天往飞机场
搬汽油、运炸弹。每天从早累到晚，
常常是饿着肚子干活，还得挨打受
气。他受不了敌人的折磨，才由机场
偷偷跑了出来。最后，他指着敌人的
机场狠狠地说：
“去收拾他们吧，我给你们带路！”
听了这位老乡的控诉，大家更加气

愤。赵崇德同志握着老乡的手，关切地说：
“老乡，我们一定给你报仇，给所有

受难的老乡报仇！”
接着，这位老乡又向我们详细介绍

了敌人机场内外的情况。

经过侦察，我们了解到的和老乡介
绍的大体一致。机场里共有二十四架
敌机，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
都停在这里。敌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
大部都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里只有一
小股守卫部队。看来，敌人正忙于夺取
太原，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绕到背后来揍
它。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如果我们
出其不意，给它以突然袭击，胜利是有
把握的。我们当即决定马上下手。

袭击机场的任务交给了三营，并以
一、二营各一部破坏崞县（今原平县）至阳
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阻击崞县、阳明堡
可能来援之敌；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则在
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准备随时支援三营。

十九日下午，整个苏郎口村都沸腾
起来了。各营、连纷纷召开支部大会、
军人大会进行动员；干部、战士们个个
斗志高昂，决心如钢。老乡们听说八路
军要去打鬼子，几个钟头之内就扎起了
几十副担架。

傍晚，我和几个团的干部一起来到
了三营十一连。战士们见到我们都围
了上来，争着表示决心。
“准备得怎么样啦？”我问大家。
“没问题，团长，只要摸进机场，保

证把龟儿子的飞机敲个稀巴烂！”战士
们纷纷回答。

我指着面前的一个小战士又问：“飞
机全身包着铝皮，子弹穿不透，怎么办？”

这个小战士毫不犹豫，举起右拳在
空中摇几摇，干脆而响亮地回答：“我们
研究好了，用手榴弹炸它！”

这时，赵崇德同志向战士们说：“同
志们，有人说我们拿着这些武器去打敌
人是‘白送礼’，这回我们一定打个漂亮
仗给他们看看！”

人丛中走出来一个粗壮的小伙子，
手里提着机枪，气呼呼地用大嗓门说：
“他们自己长了兔子腿，听见炮响就跑，
还有脸耻笑人！我定要缴架飞机回来
给他们瞧瞧！”我一看，正是全团有名的
机枪班长老李。

有人笑着问：“那样大的家伙，你能
扛得动吗？”

他辩解道：“扛不回整的，砸个尾巴
也行！”

战士们被他逗得哄然大笑。这真是
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虽然是第一次与侵华
日军作战，而且又是去打从来也没打过的
飞机，但谁也不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

夜里，部队悄悄地出发了。
三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能

攻善守，以夜战见长，曾得过“以一胜
百”的奖旗。今天他们继承着红军时期
的优良传统投入了新的战斗。战士们
一律轻装，棉衣、背包都放下了，刺刀、
铁铲、手榴弹，凡是容易发出响声的装
具，也都绑得紧紧的。长长的队伍，顺
着漆黑的山谷行进，神速而又肃穆。

向导就是先前我们遇到的那位老
乡，他对这一带的道路，了如指掌。在
他的引导下，部队很快涉过了滹沱河，
来到了机场外边。

机场里死一样沉寂，大概这时敌人
睡得正酣吧？部队爬过了铁丝网，神不
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赵崇德同志
带着十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
敌守卫队的掩蔽部。十一连直向机场
中央的机群扑去。

十一连二排的战士们最先看到了
飞机，它们果然整整齐齐地分三排停在
那里。多少天来大家日夜盼望着打鬼
子，现在猛然看到飞机就摆在眼前，真

是又惊喜又愤恨。不知谁悄声骂道：
“龟儿子！在天上你耍威风，现在该我
们来收拾你啦！”说着就要接近飞机。
突然，西北方有个敌兵“哇啦哇啦”地呼
叫起来，紧接着响起一连串清脆的枪
声。原来十连与敌哨兵遭遇了。就在
这一瞬间，十连和十一连在两个方向同
时发起了攻击。战士们高喊着冲杀声，
勇猛地扑了上去。机枪、手榴弹一齐倾
泻，一团团的火光照亮了夜空。正在机
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赶来，和冲
在前面的战士绕着飞机互相角逐。机
舱里值勤的驾驶员被惊醒了，他们惊慌
之中盲目开火，后边飞机上的机枪子弹
接连打进了前面的机身。

战士们越打劲头越大，有的边打边
喊：“这一架算我的！”也有人七手八脚地
往机身上爬。机枪班长老李早爬上了一
架飞机的尾部，端起机枪向机身猛扫。

正打得热闹，敌人的守卫队号叫着
向我扑来。就在二十多架飞机中间，敌
我混在一起，展开了白刃战。

赵崇德同志跑前跑后地指挥部队。
突然，他看见一个敌人打开机舱，跳下来
抱住了一个战士，那个战士回身就是一刺
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赵崇德同志大声喊
道：“快！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扔！”只听
“轰！轰！”几声，两三架飞机燃起大火。
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片刻，滚滚浓烟卷
着熊熊的烈火，弥漫了整个机场。

正在这时，老李的那挺机枪不响
了。原来他正举着铁锹猛砸，嗬！他倒
真想砸块飞机尾巴拿回去哩！赵崇德
忙跑过去喊道：“快打！砸什么！”他又
抱起机枪扫了起来。

敌人守卫队的反扑被杀退了，赵崇德
同志正指挥战士们炸敌机，突然一颗子弹
把他打倒了。几个战士跑上去把他扶起，
他用尽所有力气喊道：“不要管我，去炸，
去……”话没说完，这位“打仗如虎，爱兵
如母”的优秀指挥员就合上了眼睛。他的
牺牲使同志们感到万分悲痛，战士们高喊
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抓起手榴弹，冒
着密集的枪弹向敌机冲去……

几十分钟后，守卫队大部就歼。二
十多架敌机燃烧在熊熊的烈火之中。
驻在街里的香月师团的装甲车急急赶
来增援，可是，等它们爬到机场时，我们
已经撤出了战斗。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的胜利消息，通过
无线电迅速传遍了全国。那些国民党官
儿们，开始根本不相信，他们仍说：“就凭
八路军那破武器还能打飞机？不可能！”
可是自从十月二十日起，一连几天忻口、
太原都没有遭到敌机的轰炸，那些畏敌如
虎、胆小如鼠的官儿们方才张口结舌了。

陈锡联 出生于1915年，湖北黄安

（今红安）人。文中身份为八路军第129

师385旅第769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

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9年逝世。

夜袭阳明堡
■陈锡联

我和长机飞行员谁也没料到，“敌
机”会选在我们吃午饭时来偷袭机场。
驾驶“敌机”的是我们团另一个飞行大
队的飞行员。平时，我们都是“同吃一
锅饭”的兄弟，一下子成了空中较量的
对手。在空中，他们也把我们的飞机叫
作“敌机”。

机场塔台上的警报器急促地鸣叫
起来，“呜哇、呜哇”的警报声，比作
战参谋声嘶力竭地高喊让我们“转一
等”的声音更急迫。
“转一等”是机场的最高战斗等

级。我和长机飞行员触电般从椅子上弹
跳起来。很快，我们便冲到了各自的飞
机旁，三步并作两步跨进了飞机座舱。
此刻，我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仿佛
一张嘴它就会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似的。

作为一名新飞行员，今天如果起
飞成功，将是我人生第一次“战斗起
飞”。

长机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淹没
了机场上的所有声音。站在飞行梯
架上的机械师凑近我的头盔，大声
提醒着……

我迅速按照开车程序提起了油门杆
的卡销，将油门放至慢车位置，并重重
地按下了“双发”启动按钮。就在这
时，我突然感到机械师猛地向后拽了一
下我的左臂。我不解地看了一眼机械
师，他仍旧着急地打着“哑语”，一边使
劲儿摆手，一边用手指指点着座舱里的
电压表。原来，电压表上的指针也像机
械师的手臂一样在我眼前来回摆动。这
说明长机启动后，我们共用的电源车电
压还不稳定，必须稍等上几秒。我因急
于“开车”提前按下了启动按钮，无
疑，我这是不待发令枪响就擅自“抢
跑”了。

这时，飞机发动机发出了沉闷的
怪叫，像一头被困的野兽。我虽看不

见飞机尾后的情景，但可以想象到，
尾喷管一定冒出两团浓浓的黑烟甚至
两只巨大的火球。我立即查看发动机
温度表，喷气温度指针正以急行军的
速度向红色警告区域挺进！

若是在平时飞行训练中，开车时出
现喷气温度急剧升高的情况，飞行员和
机械师都是可以立即关车的，待发动机
冷却后再重新启动。

可现在是“战斗起飞”阶段，飞
机不能按时起飞就意味着要贻误战
机。看来，这一场保卫机场的“反空
袭”战斗还没有升空开打，就被我的
不当操作输在了地面上。我的心情迅
速由亢奋变得沮丧，无可奈何地侧头
望了一眼长机。

此时，长机也以焦急的目光望向
我。随即，我听到了长机大声下达的
口令：“换备份机！要快！”

我仿佛从一场噩梦中被人忽然唤
醒，立即解开座椅安全带，脱下降落
伞，蹿出座舱。

备份机的机械师早已十分默契地
提前启动好了发动机。这架备份机像
一匹急得“咴咴”直叫的战马，等待
着我快些跨上鞍来。我暗示自己，把
刚才的沮丧心情立即清理干净。

从指挥员下达“开车”口令到双
机起飞升空，我们行动迅速，比“战
斗起飞”的规定时间更快。我和长机
随后顺利拦截了前来偷袭的两架“敌
机”。经过空中激战，最终以长机击伤
“敌机”一架的战绩胜利返航。

试想，如果备份机的机械师没有
预见性地提前启动发动机，为我赢得
一分钟宝贵的“开车”时间，这次双
机“战斗起飞”肯定就会变成没有僚
机跟随掩护的单机起飞，而占数量优
势的“敌机”则可能就成了战斗的胜
利者。

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我刚当
飞行员时听到的那次战斗警报声总
是萦绕在耳畔，它仿佛时刻在提醒
我，任何时候都要沉着冷静，按规
程操作。

警报拉响之后
■宁 明

我曾三次走进地处渝东南中心的黔
江区，攀登武陵山，穿越大峡谷，游览阿
蓬江……去年初冬，我再度踏进这块久
负盛名的革命老区，感受浓郁的红色文
化，寻觅革命先辈留下的战斗足迹。从
红军广场到水车坪，从博物馆到烈士墓，
一路缅怀，一路仰望，我听到了震撼人心
的革命故事，看到了用英雄的热血浇灌
的灿烂花朵……

黔江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桐子开
花碗碗红，湖北过来一条龙。神威吓倒双
枪将，孤胆震死扁毛虫。”这里的“一条
龙”，就是指从湖北咸丰过来的红军部
队。1933年 12月的一天，红三军将士在
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下，迎着严冬
的寒风，满怀开创新苏区的豪情，翻老鹰
岩、越盘蛇溪，于凌晨抵达周化成驻守的
大路坝。

这一天，红三军奔袭 120里，取得了
首战大路坝、轻取中坝、占领县城三战皆
捷的重大胜利。正如一首黔江民歌中所
唱的：“一阵狂飙乌云开，红军像从天上
来。打得狗子哇哇叫，吓得土豪逃脱鞋。”

隔天上午，部队在魏家塘河坝召开
军民大会，军长贺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任务、
纪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害老百姓的
罪行。红三军在黔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播下了革命火种，为日后开出绚丽的花
朵奠定了基础。

1934年夏末，红三军转战黔江东南
部，演绎出三进三出马喇湖、军民共济渡
濯河、三军誓师水车坪等许多故事，宛如
散珠碎玉，遗落在渝东南的山水草木之
间，至今闪烁着熠熠光彩，尤其是有关贺
龙军长的故事最多，也最感人。

水车坪位于黔江的西南角，原名“旱
码头”，曾是秀山、酉阳、黔江等地到彭水的
交通要道，也是骡马交易的集散地。为了
解决日益严重的饮用水问题，当地群众用
水车从河里抽水，地名遂改为“水车坪”。

贺龙先后 4次来到水车坪，和这里
的群众建立了真诚深厚的感情。第一次
是 1914年，他从鹤峰来到水车坪购买马
匹，住在石琢之的客栈，与正直善良的老
板石琢之结为好友。在位于水车坪后山
皂角树下的骡马市场，他选购了一匹枣
红马。这匹坐骑陪伴贺龙驰骋沙场，踏
遍鄂、川、湘、黔。

第二次是1917年底，贺龙在湘西“两
把菜刀闹革命”，为作战需要，他与贺勋臣
等人再次到水车坪，通过石琢之帮忙选购
战马数十匹，回到桑植壮大革命力量。

第三次是 1917年冬，贺龙在湘西组
织武装暴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他
们悬赏数目可观的大洋捉拿贺龙。为了
避开敌人，他从湘西途经水车坪时险些
被捉住。在石琢之等当地群众的全力营
救下终于化险为夷，踏上了新的革命征
程……

第四次是1934年 5月 6日，红三军取
道水车坪，贺龙又住在石琢之的客栈。他
深情地对石琢之说：“想当年我在水车坪买
骡马，承蒙你帮忙，买到了一批好马呀！你
还救过我的命，今天特意来看望你！”

当天，就在大皂角树下，贺龙军长召
开攻打彭水县城的誓师大会。他热情洋
溢地说：“我们的红军就像这棵苍劲的皂
角树那样，经得起风吹雨打！”

水车坪人民为了铭记这段无比珍贵的
往事，将贺龙拴过马、在树下讲过话的皂角
树称为“红军树”，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守
护着它。如今，它生长得枝叶繁茂、伟岸挺
拔，成为水车坪最引人注目的红色标识。

当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站在“红
军树”下的贺龙雕像前留影之际，发现这
棵百年老树浑身挂满了红绸飘带，在艳
阳的照耀下，仿佛千万支火炬在燃烧，又
像无数面旗帜在飘扬，召唤我们这些后
来者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砥砺
前行，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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